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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Q方法的大学非英语语种教师情感与身份研究
——以西班牙语教师为例

胡婧媛  王哲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  要：近年来，中国高校引进西班牙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非英语教师承担公共外语教学，以培

养多语种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外语教学是一种情绪性实践，教师情绪在身份建构与职业发展中作用突出。

作为 LOTE（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教师群体，大学西班牙语教师面临区别于英语教师的挑战。本文以

不同高校西班牙语教师为例，采用 Q 方法与访谈，分析其积极与消极情绪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探讨情绪与身

份认同的关系。结果表明，女性教师更易产生“年龄与婚育焦虑”和“工作生活平衡压力”；男女教师共有的

情绪类型为“教学激情与成就感”“职业发展焦虑”与“边缘化沮丧”。研究提出提升教师身份认同与情绪韧

性的建议，强调高校应关注情绪健康，营造支持性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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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交流的加速，使得多

语种能力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各国政

府陆续增加对 LOTE（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学习与教学的投入，中国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引进西

班牙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等非英语专业

的教师，开设面向全体学生的公共外语课程，旨在培

养具备多语种能力、能够服务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新型国际化人才。在这一背景下，LOTE 教师

群体逐渐成为高校外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

学西班牙语教师作为代表性群体之一，呈现出职业发

展起步晚、教学任务多样化、跨文化背景复杂等特征。

外语教学不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过程，更是一

种深具情绪属性的社会实践 [1]（Hargreaves, 2000）。

教师情绪与其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密切互动：情绪不

仅影响教师的课堂表现、教学效能和学生关系，还

会反过来塑造其职业身份与职业路径 [2]（Zembylas, 

2003）。已有研究表明，教师的积极情绪（如激情、

承诺、成就感）有助于增强职业韧性与身份认同，而

负面情绪（如焦虑、倦怠、沮丧）则可能削弱工作投

入度，甚至导致职业流失 [3]（Day & Gu, 2009）。然而，

目前关于中国高校非英语语种教师，尤其是西班牙语

教师的情绪特征与身份建构的系统性研究仍然有限。

与大学英语教师相比，西班牙语等 LOTE 教师面

临的职业生态具有一定特殊性。一方面，他们在课程

设置、教学资源、学术话语权等方面可能处于相对边

缘位置；另一方面，西班牙语在国际交流、区域合作

以及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使其教师的职业

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这种结构性张力，可能导致西

班牙语教师的情绪体验更加复杂多元。

为了深入探讨西班牙语教师的情绪特征及其与身

份认同的关系，本文采用 Q 方法（Q methodology），

结合补充访谈，对中国不同类型高校的西班牙语教师

进行研究。Q 方法通过让研究对象根据自己的观点对

一组陈述进行主观排序，最后对排序结果进行基于人

的因子分析（by-person factor analysis）和因子解读，

以此揭示教师情绪与身份认同的主观模式与差异性。

这一方法适合探索性研究，尤其适用于揭示个体内在

的情绪结构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 [4]（Brown, 1980）。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有：识别中国高校西班牙语教

师的主要积极与负面情绪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不

同性别、年龄和职业阶段教师在情绪模式和身份认同

上的差异，为高校外语师资建设提供实证依据。

一、文献综述

教师情绪与职业身份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以 Hargreaves（2000）为代表的研究指出，情绪是教

学实践的核心成分，影响教师的课堂表现与职业体

验。Zembylas（2003）强调，情绪不仅塑造教师的教

学行为，还深刻影响其职业身份与自我认同。在中国

背景下，Lee & Yin[5]（2011）通过研究课程改革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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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情绪体验，发现不同教师类型呈现出“心灰感

应”、“漂流追随者”与“怀疑执行者”等身份与情

绪组合，对身份与情绪的管理提出启示。秦丽莉与 Ali 

Derakhshan[6]（2025）从情感体验视角重构教师能动性

的“认知—情感—行为”三维互动框架，采用 Q 方法

探讨大学英语教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情境下的能

动性运作机制，为理解情感与经验在教师专业发展中

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

近年来，聚焦 LOTE 教师的研究逐渐增多。Kang 

等 [7]（2022）对响应“一带一路”政策的 LOTE 教师

进行访问与文献分析，识别出四类身份类型：热情适

应者、孤独斗士、漂流跟随者与被动执行者。他们发

现，在宏观政策驱动下，LOTE 教师缺乏制度支持时，

易产生身份 - 情绪张力。He 等人 [8]（2023）则基于对 

843 名年轻 LOTE 教师的调查，指出教师身份与情绪

呈明显的正负相关性——身份认同高者情绪积极，反

之则消极。他们特别强调教研身份薄弱，教学与社会

服务身份更为突显。

Yu 与 Xu[9]（2023）研究指出，中国高校 LOTE 课

程政策对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往往通过项目资源分

配、管理员解读政策及教师的身份定位发挥中介作用。

他们认为，教师如何将制度设想中的身份与自身定位

对接，显著影响其职业成长与情绪健康。

Q 方法是一种研究主观观点的系统方法，适合探

讨复杂主题下的个体差异和情绪结构。Morea[10]（2024）

指出，Q 方法能够科学地揭示人们对主观问题的观点

格局，非常适合教育研究中的探索性研究。在语言教

育研究中，Irie & Mercer [11]（2018）及 Talbot 与 Mercer [12]

（2019）的研究展示了 Q 方法在 EFL 教师心态与情绪

调适研究中的有效性。例如，使用 Q 方法探索师范生

和在职教师对教学能力、情绪管理的不同认识与排序

倾向，揭示群体间的价值立场差异。

尽管已有研究已证明教师情绪和身份认同高度相

关，且有研究聚焦于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学习动机 [13]

（Peng & Wu，2024），但以西班牙语教师为例的专

门研究仍然不多。尤其是采用 Q 方法结合访谈，从

性别、年龄、职业阶段等维度系统揭示这一群体情绪

结构与身份定位方式的研究仍不多见。本研究不仅聚

焦高校西班牙语教师，也运用 Q 方法对其情绪模式进

行量化并结合质性访谈深入理解情绪成因与身份建构 

机制。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 Q 方法的研究问题是：中国不同类型高

校西班牙语教师的积极与消极情绪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是什么？这些情绪与教师的身份认同感和职业发展路

径有何关系？构建观点合集的陈述来自于研究者关注

中的 LOTE 教师在其日常教学和职业发展中所经历的

职业倦怠（burnout）和心理韧性（resilience）的感受，

构建了 40 条有代表性的陈述（如表 1）。

本研究共招募到自愿参加的西班牙语教师 20 位

（平均教龄 2.5 年；平均年龄 30.5 岁），受试者分布

于全国不同类型的高校。根据工作年限分为两组：新

手教师（工作经验不超过 5 年）17 位，平均教龄 3.03

年，平均年龄 29.82 岁，其中女性 14 位、男性 3 位；

学历结构为硕士 8 位、博士 9 位。经验丰富教师（工

作经验在 5 年以上）3 位，平均教龄 14.09 年，平均年

龄 39.89 岁，其中女性 2 位、男性 1 位；学历结构为

硕士 1 位、博士 2 位。所有教师均为全国不同地区高

校的西班牙语教师。

研究流程是把打乱顺序的 Q 陈述卡片（表 1）通

过免费的排序工具 Q-sortware (https://qsortware.net/) 从

线上发给研究对象，让他们根据个人主观想法将样本

语句分别归入事先设计的正态分布列表（每空序号唯

一），采用 9 点位分布（从 -4 到 +4），以近似正态

的卡片数分配（图 1）。被试先粗分三堆（同意 / 中立

/ 不同意），再按列数配额放置到各列。最后，研究者

收集受试的排序理由，就 Q 排序列表两端极值项的选

择动机进行跟踪访谈。

图 1  Q 排序问卷

数据录入时，首先将 40 条 Q 样本陈述整理为陈

述文件（.sta），每条单独成行并按 1 至 40 编号；再

将每位被试完成的 Q 排序结果按 -4 至 +4 的列位顺序

录入数据文件（.dat），确保列位与陈述编号一一对应；

同时建立被试信息表，记录编号、性别、年龄、教龄、

学历、组别等背景变量。所有文件经核对无误后导入

免费分析软件 PQMethod，新建项目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 PQMethod 对 20 位受试者的 Q 排序数据进行

分析，采用 Centroid 提取与 Varimax 旋转，最终保留 3 

个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的 65.42%。

每个因子均有不少于两位显著载荷（flagged）的

受试者，符合 Humphrey’s rule 判据，说明因子显著、

可信。三类因子分别反映了高校西班牙语教师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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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上的典型模式，涵盖积极与消极情绪特征，并与

身份认同感和职业发展路径存在密切关系。

因子一：教学激情与成就感并存的职业发展焦

虑型

因子一解释了 28.37% 的总方差，7 位教师在该

因子上的显著载荷（z 分数 > 1.00），其中 5 位女性、

2 位男性；新手教师 4 人，经验丰富教师 3 人。z 分数

最高的积极陈述是“我对西班牙语教学充满热情”（z 

= 1.84）和“学生的认可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z 

= 1.72），而 z 分数最低的消极陈述是“论文和课题的

压力让我感到焦虑”（z = -1.65）和“我对职业晋升

感到无力”（z = -1.54）。这类教师在情绪模式上呈

现典型的“高激情—高焦虑”特征：他们对课堂和教

学成果有强烈的积极体验，但科研与晋升压力削弱了

情绪稳定性，对职业发展的可控性感知较低。

因子二：女性为主的年龄与婚育焦虑型

因子二解释了 21.14% 的总方差，6 位教师显著载

荷（z 分数 > 1.00），全部为女性，其中新手教师 5 人、

经验丰富教师 1 人。积极陈述中，“我担心年龄增长

会影响职业发展”（z = 1.92）和“婚育计划让我对未

来感到不安”（z = 1.87）位居前列，而消极陈述“我

清楚自己的职业晋升路径”（z = -1.78）和“我在跨

学科合作中有平等的参与机会”（z = -1.66）显示其

在职业可见度与机会感知方面较低。该因子教师的核

心特征是女性为主，年龄与婚育压力显著叠加，对职

业安全感构成挑战，即便她们在教学自我效能上得分

不低，但外部角色期待对其情绪影响明显。

因子三：边缘化沮丧与情绪低落型

因子三解释了 15.91% 的总方差，5 位教师显著载

荷（z 分数 > 1.00），其中女性 4 人、男性 1 人，以经

验丰富教师为主（3 人）。最高 z 分数的陈述是“我

觉得外语教师在学校决策中缺乏影响力”（z = 1.85）

和“我的教学成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z = 1.72），

而最低的积极陈述为“参与国际交流项目让我感到自

豪”（z=-1.64）与“我认为外语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

要意义”（z = -1.51）。该因子教师的情绪呈现资源

匮乏与认可不足下的持续低落状态，身份认同感与职

业投入度均处于低位。

综合来看，本研究通过 PQMethod 因子分析揭示

了中国不同类型高校西班牙语教师在情绪特征上的三

种主要模式：“教学激情与成就感并存的职业发展焦

虑型”（因子一）体现出对课堂与学生的高度投入与

表 1  Q 陈述卡片

一、积极情绪与心理韧性
（1~10）

二、消极情绪与职业倦怠
（11~20）

三、性别差异相关情绪因素
（21~30）

四、职业发展与身份认同
（31~40）

1. 我对西班牙语教学充满 
热情。

11. 长期的教学任务让我感
到身心疲惫。

21. 我担心年龄增长会影响
职业发展。

31. 我为自己是西班牙语教
师而感到自豪。

2. 学生的认可让我感到非常
有成就感。

12. 重复性的课程内容让我
失去了部分热情。

22. 婚育计划让我对未来感
到不安。

32. 我觉得西班牙语教师在
高校中被重视。

3. 课堂上的互动让我每天都
充满动力。

13. 论文和课题的压力让我
感到焦虑。

23. 我担心生育会降低我的
岗位竞争力。

33. 我的专业优势得到了充
分发挥。

4. 我相信自己的工作对学生
未来很有价值。

14. 我的付出与回报并不成
正比。

24. 家庭责任让我很难全身
心投入工作。

34. 我清楚自己的职业晋升
路径。

5. 面对教学中的挑战，我能
积极寻找解决方法

15. 学校的评价制度让我感
到不公平。

25. 我在平衡工作与生活方
面感到压力很大。

35. 我在跨学科合作中有平
等的参与机会。

6. 教学创新让我感到兴奋和
满足。

16.我对职业晋升感到无力。
26. 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
给我带来了额外压力。

36. 我在学术共同体中感到
被支持。

7. 我觉得自己是团队中重要
的一员。

17. 我对未来的职业前景缺
乏信心。

27. 我的性别有时让我在职
业中处于劣势。

37. 我的专业身份让我获得
了更多发展机会。

8. 参与国际交流项目让我感
到自豪。

18. 行政事务占用了我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

28. 我感到自己在职场中被
性别刻板印象限制。

38. 外语学科在学校中的地
位影响了我的职业认同。

9. 我能够从失败中迅速恢复
信心。

19. 我觉得自己在学校缺乏
足够的话语权。

29. 家庭成员对我工作的理
解和支持不足。

39. 我觉得外语教师在学校
决策中缺乏影响力。

10. 我认为外语教育对社会
发展有重要意义。

20. 我的教学成果并没有得
到应有的认可。

30. 我不得不牺牲个人生活
来完成工作任务。

40. 身份认同感的提升让我
更愿意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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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体验，但科研与晋升压力引发的焦虑显著；“女

性为主的年龄与婚育焦虑型”（因子二）显示年龄增

长与婚育计划对职业安全感和发展路径认知的直接冲

击；“边缘化沮丧与情绪低落型”（因子三）则集中

反映资源和认可不足下的身份认同感缺失与情绪低落。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教师在因子二与因子三中的比例

明显高于男性，呈现出更高的消极情绪集中度，这与

她们在职业发展中同时面临多重身份压力密切相关。

三种情绪类型虽然在积极情绪体验（如教学激情、学

生认可感）上存在共性，但在消极情绪的来源与强度

上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教师情绪结构在性别、教龄

及职业发展阶段上的异质性。这些差异不仅影响教师

的身份认同感构建，也塑造了其职业发展路径的可持

续性与策略选择。

四、讨论

因子一（教学激情与成就感 + 职业发展焦虑）

该类型教师在课堂上表现出强烈的教学投入与成

就感，学生反馈是其积极情绪的重要来源。然而，他

们也普遍感受到职业发展焦虑，尤其是在科研成果压

力、职称晋升和岗位竞争方面。这类焦虑在青年教师

与科研资源不足地区尤为明显，影响了他们对职业的

长期投入感。对此，高校应优化小语种教师的考核与

晋升机制，减少对高水平科研产出的过度依赖，增加

对教学成果、课程创新和社会服务的认可度，并提供

科研项目申报指导与资源支持，帮助教师将激情转化

为持续发展的动力。

因子二（年龄与婚育焦虑 + 工作生活平衡压力）

该类型教师多为女性，女性是高校教师群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婚育规划与职业发展之间承受显著冲

突。她们在生育与科研积累的时间分配上面临艰难取

舍，同时还要兼顾家庭与教学任务，导致情绪紧张与

精力透支。为缓解这种冲突，高校可出台性别与家庭

友好政策，如弹性工作制、科研时间保护期、产后职

业再融入计划等，并建立教师互助支持小组，让处于

婚育阶段的教师在心理与资源层面获得援助，从而减

轻性别角色压力对职业发展的阻碍。

因子三（边缘化沮丧）

该类型教师长期感到学术地位低、参与感不足、

职业认可度低，常处于缺乏科研平台与学术话语权的

边缘状态。这不仅削弱了他们的职业满意度，也影响

了身份认同感的建立。为改善这种状况，高校与学术

机构应搭建跨院系、跨校区乃至跨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平台，促进资源共享与学术互助；同时在校内科研立项、

课程建设等环节，给予 LOTE 教师更多参与机会与决

策权，帮助他们重建职业归属感与成就感。

无论因子类型如何，教师的情绪韧性都需要同时

依赖个人调节与制度支持。一方面，应通过情绪管理

与职业规划培训，帮助教师提高自我调节能力与职业

路径设计能力，合理分配科研、教学与生活精力，形

成可持续发展模式；另一方面，高校应提供稳定、包

容且多元评价导向的职业环境，减少结构性因素对教

师情绪与身份认同感的消极影响，从而提升整体职业

幸福感与教育质量。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不同类型高校西班牙语教师

的 Q 方法分析，揭示了其积极与消极情绪特征及影

响因素，明确了女性教师在年龄与婚育焦虑、工作生

活平衡压力方面表现出更多负面情绪，而男女教师共

同经历的情绪类型包括教学激情与成就感、职业发

展焦虑以及边缘化沮丧。研究结果表明，教师的情

绪状态与身份认同感和职业发展路径密切相关，不

同情绪类型对教师的职业满意度、投入度及发展策

略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了 LOTE 教师情绪

研究的理论视角，也为高校在教师管理、职业发展支

持及心理健康建设方面提供了实践参考。未来，高校

应关注教师情绪与身份认同的动态变化，结合职业发

展政策、教学支持机制和心理干预策略，构建更加

包容、支持和可持续的学术环境，以促进西班牙语

教师为代表的 LOTE 教师的长期职业发展与教育质量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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